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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出国参观考察报告》是反映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与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原始资料。它由中国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辑，自1961至1983年间，共计编辑出版六百余种。20世纪60年代恰逢中苏科技合

作破裂，国际科技交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全国科技情报中心，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将每年出访的情况集结出版，形成了《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初步分析，

发现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国际科技情报的主要来源国为日本、英国、法国等，苏联和美国作为情

报来源国的重要性此消彼长。作为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这些报告的内容还折射出中国学科发展状况

与产业需求变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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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ries of Reports on Overseas Visits and Investigations is an important source material 
reflec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exchanges and information work. It was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from 1961 to 1983, and altogether 
included more than 600 reports. With the breakdown of Sino-Sovie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China’s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s encounter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60s. As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the newly established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of China published the information of each year’s overseas visits, thus forming 
a series of Reports on Overseas Visits and Investigation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se reports shows tha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e main source countries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were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France etc. Meanwhile,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information shifted from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s a production of certain social circumstances, the Reports implies the various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industrial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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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为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

需要，国内的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选派了一些

专家或官员赴国外进行参观交流，包括开展学

术考察、参加国际会议、商贸往来等。1958 年

国内科技情报体系逐步建立后，这些团组需要

在结束参观考察任务后，将他们的所见所闻整

理编纂为书面报告，提交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以下简称“中情所”）备案。自 1961 年

起，中情所开始编辑出版《出国参观考察报告》，

并通过内部渠道发行。从 20 世纪 60 年代直到

80 年代，除中间经历一段短暂的停摆期外，《出

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一直是中国对外情报工

作的重要交流平台之一，它作为特定社会背景

下的产物，见证了中国科技情报与国际交流的

历史轨迹，也折射出中国科学技术与产业的发

展历程。

一、《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的
编辑与出版

1. 时代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提出

要重视科技情报工作，并提出了我国科技情报

工作的任务。在 1956 年编制的《1956-1967 年

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中，[1]-[3] 明确将科技

情报工作作为我国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和紧急任务，并指出在较长时期内，科技情

报的主要工作是全面而及时地收集、研究、报

道、编印出版国内外，尤其是国际先进科技发

展情况和新成就，以使国内及时了解相关情况

和动态。[4]1956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科学情

报研究所成立，两年后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定位为全国科技情报中心。（[5]，

pp.264-265）1958 年 11 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

员会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科学技术情报工作会

议。[6] 很快，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已初

步建立起全国科技情报体系。

然而当时，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国际科

技情报工作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建国后，

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苏联与东欧

国家曾是中国开展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最活跃

的目的国，也是中国了解和学习世界科技前沿

信息的最主要通道。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撕

毁协议并撤回了专家，使得中国的科技与产业

发展面临着与国际脱钩的艰难局面。

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科技情报机构迎难

而上，“收集和传播科技成果和先进经验，打

破某些国家对我国的科技封锁，开辟收集国外

科技情报资料的多种渠道。”[7]1958 年 5 月，国

务院在《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

中明确规定：“出国参加国际科学技术会议或出

国留学、考察、实习的科学技术人员归国后，

必须写出书面报告，连同其携带回国的资料目

录，送交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8]，[9] 对

于搜集到的宝贵的科技情报资料，也都统一制

定登记、管理和保管的办法，以期更加有效地

加以利用。

1960 年，国家科委决定将科技情报局与中

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采取“两块牌子，一

套人马”的形式开展工作。（[5]，p.267）1961
年初，国家科委组织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科学技

术情报工作会议，继续贯彻“自力更生，奋发

图强”的方针，讨论通过了《出国人员带回国

外科技资料登记办法草案》等文件。[10] 以此为

契机，中情所有计划地接收、整理、出版出国

考察人员归国后撰写的考察报告、总结与思考，

并逐渐形成了系统性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

这些报告的内容不仅涵盖技术，还有科技管理

以及对科技发展的思考。它是时代的缩影，对

探讨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史、科技外交政策，以

及国际科技交流等内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2. 出版历程

《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的编辑出版工作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由于前后历经二十余年，根据

现存的文献来看，两个阶段出版的报告也确实

存在着不小的差异。

（1） 第 一 阶 段（1961-1966 年 ）。20 世 纪

60 年代初期最早出版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

为 32 开本，封面左上角印有“出国参观考察报

告”字样，并标注了年度及编号。在封面显著

位置，均著名“内部资料·注意保存”等字样，

标题采用紫色或棕色字印刷。1964 年以前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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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落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

情报局编印”，自 1965 年开始落款改为“中国

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封面也统一采用黑色

字体，并通过副标题注明报告的具体出访内容。

1963 至 1964 年期间，《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的

印刷开本改为 16 开本。

（2）第二阶段（1973-1983 年）。1966 年，

许多国际科技交流活动陷入了停滞，《出国参

观考察报告》的编辑出版工作也不得不暂时停

止。不过到了 70 年代初，随着国内外政策的调

整，中美两国关系开始缓和，中国科技界与西

方的接触也逐渐重启。1972 年 3 月，中情所国

内科技交流部成立，负责编辑出版包括《出国

参观考察报告》在内的一系列期刊杂志，第二

年还在原有编辑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专班，专门

负责《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的编辑工作。（[10]，

pp.18-19）

70 年代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封面与

体例基本沿用 60 年代的样式，最大的区别是题

名由仿宋体改为黑体。1973 年，科学技术文献

出版社成立。随后，《出国参观考察报告》便

一改之前“内部发行”的传统，改由科学技术

文献出版社公开发行，并分配了统一书号，这

是出版工作向正规化与常态化转变的重要标志

（图 1）。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科技交流的频次日益

增多，中国科技界也迅速融入了世界，原有的

《出国参观考察报告》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国

际科技情报工作的需要。1983 年，已出版十七

年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正式停刊，取而代

之的是 1983 年创刊的《对外科技交流通报》。

三年后，《国际科技交流》杂志正式创刊，责

任编辑正是原来《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的负责

人张裕后。杂志中所包含的“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出国考察、访问”等内容，也均是原《出

国参观考察报告》所重点关注的内容。值得一

提的是，《国际科技交流》后来更名为《全球

科技经济瞭望》，至今仍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科

技情报期刊。

3. 保存现状

根 据《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信 息 研 究 所 大 事 记

（1956-1996）》的记载，《出国参观考察报告》

由中情所国内资料馆负责编辑，从 1961 至 1966
年末暂时停刊为止，共出版 120 余种，发行量

20000 份以上。后于 1973 年恢复出版，由中情

所国内部负责编辑，至 1983 年最终停刊，期间

继 续 出 版 200 余 种。（[10]，p.115） 不 过， 在

实际查阅核点的过程中，发现实际出版量与记

载的数量有不小的差距。

目前国内收藏《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种类

最多的是国家图书馆，另外在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部分省市图书馆，以及一些科研机

构或高校的图书馆中，例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史研究所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也

有零星收藏。通过系统检索，剔除重复、无效

的条目，目前可明确具体内容的《出国参观考

察报告》共计 476 种。由于每一本《出国参观

考察报告》都拥有出版年份加数字编号组成的

序号，因此通过序号还可以推断出当年理论上

的出版数。根据统计，在 1961 至 1983 年间，《出

图1   《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不同时期的封面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的科技情报与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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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参观考察报告》总计曾出版不少于 620 种，

远远超过了《大事记》中所记载的数量（图 2）。

作为当年国际科技情报的系统工程，《出国

参观考察报告》具有以下显著特征：第一，从

组织计划、出访安排，到访后交流、编辑出版

等各个环节，都具有强烈的计划性和行政指令

色彩；第二，报告涉及出访国家众多，涵盖领

域广泛，代表性强，且内容具有权威性，是当

时科技与工业热点问题的写照；第三，整个系

列持续时间长，种数众多，保存状况也不错，

可以为当代科技史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接下来，本文从这些《出国参观考察报告》

所涉及的情报来源国，以及学科和工业布局的

情况进行分析，来对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对

外科技情报工作及科技交流状况进行初步探讨。

二、《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的
情报来源国

《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编成于 20 世纪 60、

70 年代，也正是新中国外交逐渐崛起的关键

时期。通过对这些科技情报来源国的分析，能

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窥视当时科技外交的一些端

倪。在与西方的科技交流，尤其是对于许多关

键技术和重要装备方面，中国一直受到以美国

为首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不过，中国的

国际科技情报的收集工作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

下，逐渐摸索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模式。

1. 持续稳定的情报来源国：日本、英国、

法国

《出国参观考察报告》中涉及的情报来源国

家与地区共计 46 个，涵盖了欧洲、亚洲、北美

洲、拉丁美洲、非洲和大洋洲，覆盖的地理区

域相当广泛。在对所有报告中的情报来源国进

行统计后，可以得到图 3 所示的结果。从中可

以看出，在上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国际科技

情报的最稳定也最主要的来源国是日本、英国

和法国，前往这三个国家出访的次数要远远多

于其它国家。

必须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统计仅仅是基于

《出国参观考察报告》中涉及该国的种数，而不

代表出访该国的总数。一方面，尽管按照当时的

政策，每一次出访归国后都必须上交相应的报

告给科技主管部门，不过能囊括在《出国参观

考察报告》中的只是一些相对公开领域的内容。

并且在查阅过程中也发现除中情所的《出国参

观考察报告》之外，还有零星出访是由行业主

管部门直接编印发行的，例如煤炭工业部科学

技术情报研究所、冶金部情报标准研究所等。

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

中，也存在一次出访对应多份报告，或者一次

报告涉及多国的情况。除上述这两种情况，和

图2   《出国参观考察报告》按年代出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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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数报告无法确认的情况之外，我们在统计

时均已处理修正。无论如何，这份统计可以在

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国际科技交流的

活跃程度。

如果按照 60 和 70 年代分别来看，60 年代

最主要的情报来源国按顺序分别是英国、日本

和法国，70 年代是日本、美国和法国，英国退

居第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上升至第四。这样

的结果不仅是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导致，而且

也反映出我国科技情报对外依存度。

我国与日本的早期科技交流主要以技贸结合

的方式展开。当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制裁的情况下，是日本在其经济与技术迅速增长

过程中主动开放了技术与市场，中日双方顺势开

展了一系列科技与工业上的交流与合作。[11]1955
年，日本茅诚司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团

互访，随后双方的互访便持续进行。[12]

中日之间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最早见

于 1964 年，1965 年则有 23 种，1966 年进一步

增 长 到 32 种。1972 年 9 月 29 日， 中 日 实 现 了

邦交正常化，从 1973 至 1983 年间，每年涉及

日本的考察报告都稳定在 5 种左右。前往日本

考察的领域涉及化工、机械、船舶、铁路、水利、

电力、矿业、造纸、食品、农业、渔业、畜牧等，

涵盖半导体、计算机、遥感、高速摄影、电视

广播、新能源等诸多技术领域，还包括地质、

生态环境、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领域

的交流，可以说是全面而系统。

新中国与英国的科技交流同样始于上世纪

50 年 代。（[5]，p.391）1957 年 5 月 30 日， 英

国政府单方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禁运。英国一

直是中国高技术，尤其是航空技术的重要来源

国。1961 年，中国从英国以贸易方式获得了装

备了先进电子设备的“子爵号”飞机。[13] 在

1962 年 3 至 4 月编印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中，

就涉及 1961 年 9 月，我国派出航空小组到英国

参观第 22 届范恩堡航空展览会，以及航空工厂、

学校与机场。该小组回国后，对英国飞机工业

基本情况、英国航空发动机情况以及英国航空

设备情况分别编制了报告。

图3   《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的情报来源国统计（排名前20），单位：次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的科技情报与国际交流



58

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

系的西方大国，也在很长时间内扮演了中国与

西方世界纽带的作用。中国与法国的科技交往

也比较关注航空产业，曾多次参加在法国举办

的航空博览会、考察飞机发动机制造情况等，

不过也关注化工、轨道交通、广播电视、海洋

产业等产业，在光学、固体物理学、天文学、

地球动力学和科技情报学等基础研究领域也有

交流与合作。

2. 此消彼长：与苏联和美国的科技交流

说到国际交流，不得不提与苏联和美国这

两个大国的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正是美苏争霸

的冷战时期，中国与美国并未建交，很难有太

多官方的科技交流活动。而与苏联的关系方面，

随着 1960 年 7 月 16 日苏联驻华使馆递交关于撤

走苏联专家的照会，[14]，[15] 中苏关系也陷入紧

张状态。70 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不

仅是中美外交关系的大事件，也成为中美恢复

科技交流的重要条件。

60 年代初，苏联单方面撤走援华专家后，

中苏关系持续交恶。不过两国之间科技交流的

大门并未完全关上，[16] 苏联仍然是中国非常依

赖的科技情报来源。在 1961 年中苏重新签订了

科技合作协定，在 1961 至 1966 年间，仍然有

16 种涉及苏联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涉及

计量学、有机化学、海洋科学、工业和矿业等

领域。有意思的是，在 1962 年《捷克水泥工业

使用天然气和重油的情况》，以及 1964 年的《国

际电工委员会第 28 届年会》两份报告中，尽管

不是针对苏联的出访，却都通过第三国了解了

苏联的科技情报。然而，1969 年中苏爆发珍宝

岛战役，关系进一步降到冰点。在 1979 年的

《1979 年国际情报技术展览会见闻》之前，都

不再有任何一份涉及苏联情报的《出国参观考

察报告》。

与之相反，中国与美国在 60 年代几乎没有

任何公开的官方科技交流，而双方在 70 年代则

交往越来越频繁。1971 年 3 月，美国解除了对

华旅行禁令。当年 4 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

队访华，史称“乒乓外交”。实际上，当年晚

些时候，一些华人科学家与美国学者便开始陆

续访华，科技领域的交流走在中美两国外交关

系恢复之前。[17]-[19]1972 年，中国科技代表团

前往英国、瑞典、加拿大、美国四国，考察了

环境、科研组织、计算技术和生物学等多个专

业领域，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第一次派代

表团出访美国进行科技交流。在考察团回国后

出版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中，详细记录了

他们的考察内容，分析四国的技术特征和发展

动向，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建议。这次破冰之

旅，虽然主要目的地是美国，但却出访四国，

颇费周折，在新中国科技交流史上意义重大。

从 1973 年《出国参观考察报告》恢复出版

后，前往美国的交流访问数量就快速增加，使

得美国跃居 70 年代排名第二的科技情报来源

国。中美之间的交流内容涉及计算机、物理、

生物、化学、环保、地震、情报学等诸多领域，

尤其是 1974 年《美国计算机》的报告，记录了

中国电子学会计算机综合考察组于 1973 年 10
月 5 日至 11 月 15 日对美国 10 所大学和研究所、

16 个厂商，以及 8 个应用单位的考察情况，综

合评价了美国计算机概况、软件及人工智能、

系统结构的特点、小计算机、内存储器、外部

设备、组装及机房设施、计算机网络、计算机

应用等九大部分。仅以此为例可以看出，美国

对于中国获取高技术领域科技情报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3. 团结与发展：同第三世界的科技交流

科技交流的对象不仅限于发达国家，还要

团结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出国

参观考察报告》中，也有不少前往朝鲜、巴基

斯坦、印度尼西亚、古巴、肯尼亚、阿尔及利

亚、加纳、墨西哥、锡兰、阿联、柬埔寨、摩

洛哥等国的出访报告。对这些国家的科技出访，

所关注的并非高科技情报，而是主要涉及作物

栽培、食品加工、橡胶生产等资源性产品。

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打破冷战思维，团

结更多国家的力量是当时中国奉行的外交政

策。中国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两个中间

地带”理论，后来进一步明确为“三个世界划分”

理论，以及“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20] 因

此，科技交流并非仅仅是学习，还是团结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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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之一，增进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相互了解，

也推动了国际援助的开展，为新中国外交打开

局面发挥了作用。

三、《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的
学科与产业特征

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国际科技情报工

作具有相当强的计划性与目的性。因此，《出

国参观考察报告》中所涉及的学科与产业，实

际上也代表了我国主动获取科技情报的取向。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科技情报内容涉及的学科与

产业特征，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以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 》（GB/T4754-2017） 来 对《 出 国 参 观 考 察

报告》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也反映出以下两种

变化。

1.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的热度变化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借助苏联援助和 156
项工程，初步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同时经过对

科研与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造，逐步建立起适应

国家建设步伐的科研体系。进入 60 年代后，国

家强调工业建设与科技发展自力更生，需要关

注国家安全需求，推进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

通过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图 4），化学工程、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的科技情报与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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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和动力与电气工程等是 60 年代出国参

观考察报告涉及最多的学科知识领域。其中，

最受关注的学科领域是化学工程。化学工程涉

及的行业领域非常广泛，可以说影响到化肥、

防腐、造纸、合成洗涤剂等人民生产生活的方

方面面。排名第二的机械工程，可以延伸到机

械制造、机床技术、焊接技术等行业领域，同

样属于国民经济和工业建设的核心基础内容。

动力与电气工程中包括了电力工业和发电机的

制造，其中的选矿、采矿都是重工业发展的基

石。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发展的重心是完

善工业体系，尤其是促进重工业发展，同时提

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此时期，也有一些高端科

技领域的考察，例如计算机技术、磁记录技术

等。这些技术后来被证明在一些国家重大科研

攻关任务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到了 70 年代，技术工程领域情报报告的

数量仍然占据重要比例，但地球科学方面的报

告数量激增，环境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化

学等领域的考察报告数量也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图 5）。在地球科学方面，主要对日本、美国、

伊朗、瑞典、罗马尼亚等国的地震情况进行了

考察。1966 年河北邢台地震以及 1976 年唐山

大地震，都给我国带来了巨大损失，因此对地

球科学方面的关注也在这一时期明显增多。同

时在国际上，地震学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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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技术方面，70 年代的报告中也出现了

较大变化。一方面这时随着时代发展，技术热

点发生了转移。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随着我国

工业体系日趋完善，前沿需求自然也在发生位

移。出国考察的重点正在从水泥、采矿、冶金

等热点产业，逐渐向着电子通信、测绘技术、

计算机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转移。不变的是，

土木建筑工程与交通运输工程从 60 年代到 70
年代，始终是关注的重点。

在 70 年代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中，

已有一些对前沿自然科学领域的交流信息。例

如中国科学院高能加速器考察组，多次参观考

察了当时最先进的粒子加速器并撰写了专门的

考察报告《日内瓦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CERN）

高能加速器》。1972 年 8 月，张文裕等 18 位科

技工作者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对发展中国

高能物理研究的意见和希望。周恩来总理在回

信中，对建设中国高能加速器实验基地做出指

示，要求“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

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

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

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21] 因

此，从《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中的不少具

体学科领域，都可以反映出当时自然科学各学

科发展的艰辛历程。在这十几年间，中国的基

础科学研究正不断取得长足进展。

2. 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

与 学 科 标 准 不 同， 联 合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事

务 统 计 局 制 定 的《 全 部 经 济 活 动 国 际 标 准

行 业 分 类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简称

《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侧重于反映国民经济各

产业布局的情况。它将国民经济划分为 10 个门

类，每个门类下再依次划分为大、中、小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便是参考了《国际标准行业分类》（2006
年，修订第四版）编制的。相比联合国的标准，

该标准更符合中国国情。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进行统计，可

以看到在《出国参观考察报告》中，制造业的

比例是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图 6）。这一结果

毫不意外，基本上再次印证了前面的结论，说

明在当时出国考察过程中，比较注重的是对工

业体系建立有帮助的领域。

将制造业分类中的报告按国民经济分类标

准的二级目录进一步进行统计，得到图 7。其

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关注最多，其次是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非金属矿物制品，以及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

行业。如今我们常说的“中国制造”，也正是

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不断学习、消化、吸收、

改进、赶超这样一个过程。《出国参观考察报告》

系列中涉及到对这些行业的描述和评论中，不

乏对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客观评价以及对自身

问题的深刻剖析，正是有了这样勇于直面问题，

积极学习吸纳的过程，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制

造”。

1978 年，方毅在全国科学大会的报告中列

举了八个影响全局的、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综

合性科学领域，分别是农业、能源、材料、电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的科技情报与国际交流

图6   《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按行业分类标准（一级目录）统计，单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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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和遗传工程。[22]

这八大领域在《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中均

得到了突出体现。这正说明 20 世纪 60、70 年代

中国国际科技情报工作的高度计划性和前瞻性。

结      语

作为国际科技情报的重要载体，《出国参观

考察报告》系列曾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发挥

过重要作用。在它出版的十七个年头中，恰逢

中国国际科技情报工作从起步到成熟的时期，

也是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时期。一般认为，由

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中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可能极为不充分。

不过，通过对现存 476 种《出国参观考察报告》

的研读和分析，却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中国

科研工作者与科技官员出访了包括五大洲在内

的 46 个国家和地区，考察内容极其丰富。这反

映出，科技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建立

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基础上的。对于中日、

中英、中法、中苏、中美的科技合作，都是科

技交流史研究的重要话题，《出国参观考察报

告》系列可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支撑材料。

通过对这些报告的简单分析，也引发了以下几

点思考。

首先，在这一时期，中国科技代表团主要

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基础能源产业、化工技术、

高技术制造产业，以及自然科学研究方面的进

展感兴趣。同时，在科技方面也始终和第三世

界国家保持着紧密联系，在作物栽培、食品加

工、橡胶制造等资源领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

合作。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科技发展与

世界发展格局的特点，比如从发展中国家获取

资源，从发达国家获取先进技术。

其次，20 世纪 70 年代与 60 年代相比，工

程技术方面的报告比例从 80% 下降到 57%，而

自然科学领域的报告则从 10% 上升到了 37%。

随着中国基础性产业布局的逐渐完善，以及科

技实力的逐步增强，这方面的特征也直接反映

在国际科技情报的兴趣点上。现代自然科学研

究与技术进步联系紧密，缺乏基本技术体系与

核心技术的支撑，很难谈得上自然科学方面的

创新。在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过程中，对工程

技术的需求显然是走在自然科学前面的。另一

方面，关键技术的掌握和技术体系的消化吸收，

必然依赖科学研究的积累和进展。技术应用领

图7  制造业专题报告按行业分类标准（制造业二级目录）统计，单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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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持续进步，会引发对基础研究的持续关注。

自然科学领域考察报告比例的增加反映了这一

趋势。这种发展规律，对于当今世界的科学技

术研究同样适用。

第三，《出国参观考察报告》系列的作者与

情报机构也同样值得重视。尽管许多报告并未

公布其执笔人或出访者的身份，不过仍有部分

报告详细列举了参观考察的团员信息。在这些

出访团组的中青年成员，不乏日后成长为各领

域的院士、学科带头人或研究机构领导者。这

说明考察活动不仅选派出了当时优秀的中青年

科研骨干，也为后来中国科技界培养了学术领

军人物与科研管理人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

国际科技交流的收获绝不仅限于科技情报本

身，也同时促进了科技人才的成长，助力中国

科技界的长期发展。

近年来，中国再次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国际

形势，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基础科

学研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明确成为国家科

技发展的目标。回首半个多世纪以前《出国参

观考察报告》系列见证了当时国家为克服科技

“脱钩”而付出的努力。今天，我们更加不能

忽视国际科技交流在科技发展中的作用，尤其

是对于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长时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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